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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进街口那条熟悉的小巷，一个脆生生的
声音便传进耳朵里，——“买斗鸡菇嘞，新鲜采
撷的野生斗鸡菇，只卖140元一斤。”
我循声望过去，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坐

在自带的小马扎上，面前铺一条蛇皮袋子，上面
放着整整齐齐的斗鸡菇。那些菌子新鲜出土，
菌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我蹲下身来，拿起一
朵闻了闻，“挺香的菌子，就是太贵了点。”我
说。姑娘扬起清秀的脸，露出甜美的笑，“贵是
贵点，这可是山里刚采的新鲜菌子。”没想到姑
娘很健谈，她接着说，“这都是我们村里人在大
山深处找了很久，大家收集到一起才这么点，委
托我拿到城里来卖。师傅，你卖点吧，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啦。”
姑娘吆喝的斗鸡菇其实就是鸡枞菌，是一

种与白蚁共生的珍贵真菌，因其独特的风味和
营养价值，被誉为“菌中之冠”。
我站起身来，姑娘极力挽留说，“师傅，买几

朵吧，煲汤很美味的。”我抬眼看看这巷子里一
字排开的果蔬地摊，又重复说了一句，“一百多
一斤，这也太贵了哦。”
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姑娘旁边的卖菜大姐

说话了。她也许是听到我嫌这菌太贵，想买却
有点烫手。于是，她对姑娘说，小妹，你喊价不
该这么喊，或许换种喊法效果会不一样。
听到卖菜大姐这么说话，我顿生好奇，于是

停下了脚步。
这条不足两百米的小巷，摆地摊卖水果蔬

菜的小贩几十个。傍晚时段路过此地，摊位的
叫卖声如一曲交响乐跌宕起伏，身临其中突然
间会被卷入一场操着各种口音的声音漩涡之
中。平时来小巷买点蔬果小吃，很难见到卖鲜
鸡枞菌的身影，看来姑娘是初来乍到。这条巷
子摆摊的小商小贩，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农村，互
不相识却相当融洽。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老摊
子，只要有需要，左右让一让，腾个空位就可以
成就一个人的一番买卖。
姑娘旁边的卖菜大姐，是这条巷子里的老

摊主，无论天晴还是下雨，她每天都出摊营业。
见姑娘的鸡枞菌卖不出去，她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好东西没得好的营销手段同样滞销。
我默默站在一旁，听卖菜大姐给姑娘支招，

看她如何指导生意经。卖菜大姐对姑娘说，其
实，菌子很轻，是不压秤的，一般称个三四两就
足够烧一大碗美味菌汤了。很简单，你吆喝的
时候，直接喊：“新鲜斗鸡菇，14元一两，快来买
哟。”姑娘羞赧一笑说，“要得，谢谢阿姨指点迷
津。”我为卖菜大姐竖起大拇指。卖菜大姐回头
对我一笑说，就好比你到大型商超附近开干杂
店，这能赚到钱吗？
姑娘天资聪慧，经卖菜阿姨这样一点拨，明

白了其中的玄机，于是立马改口，“斗鸡菇嘞，新
鲜的斗鸡菇，只要14元一两，快来买哟。”
姑娘卖力地喊着，一位年轻妈妈率先被姑

娘的声音吸引过来，她选了几朵。姑娘上秤一
称，65元，总算开张了。
我想，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总的来讲

还是要得法，同样的货品，同样的价格，因标价
方式的改变而获得了成功卖出的机会，这就叫
作经验，跟一些商店里的货品标价九块九角九
一样。给人一种心理暗示，这种商品价格还不
到十元，可以接受。
在卖菜大姐的点拨下，姑娘的生意顺利开

张，她做成了买卖心里一定很高兴。但我看到，
卖菜大姐的脸上同样写满了快乐的表情。

调低座椅，耸耸肩颈，我一个后仰靠下
去，右腿懒懒地半翘着，拿出手机，在短视频
里打发这清晨的闲寂时光。
这是每个周末的惯常——车停在菜市场

外的辅道，我坐在车里，等着妻子从熙攘的菜
市场买牛肉回来。昨晚儿子反复念叨，这周
要换个口味，想吃红烧牛肉。
春分将至，暖意还未站稳脚跟，风掠过脸

颊，仍带着丝丝凉意，倒春寒的气息，在清晨
格外分明。我摇上车窗，只留一道细缝，继续
刷着手机。
“吱——”刺耳的刹车声突然刺破沉寂。
一辆半旧小货车，紧挨我的车子的斜前方落
定。驾车男子纵身跳下，“哐当”一声带紧了
车门。他面色黝黑，上身一件黑色毛衣，下身
套着黑色防水塑料裤，裤靴相连，额前长发垂
落，也掩不住脸上凌乱的胡茬。
“快快！都麻利点儿！”他一把拽开货厢
门栓，后排左右车门相继打开，一高一矮两个
男孩先后跳下来，急火火地直奔货厢。副驾
驶室的车窗随即摇下，先露出一截银白色的
金属拐杖，再探出一张妇人的脸，目光急切，
落在孩子奔跑的方向。
“快点，快点！”催促声再次响起，裹着焦
躁，也带着清晨的疲惫。大男孩纵身跃入货
厢，货厢里整齐码放着绿色的塑料筐，一个推
车静立一旁。筐里盛满时令菜蔬，叶片上凝
着晨露，微微一动，水珠便簌簌滚落。时蔬堆
得高出筐沿，大男孩弓腰拖拽，满脸通红。男
人接过菜筐，屏住呼吸，绷紧脊背，牙关紧咬，
像一张拉满的弓，手上额上，青筋暴起。
小男孩约七八岁，眼神清亮，他费力地攀

上货厢后，手里攥着塑料袋、绳子等跳了下来。
“小宝啊！那么高，小心！”尽管落地轻
盈，妇人还是满眼担忧，几度欲推开车门，心
底的牵挂与焦灼，几乎要冲破喉咙。
我坐在车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一阵忙碌，四大筐时令蔬菜被整齐地码

放在推车上。菜市场方向偶尔飘来一丝混杂
的气味。到菜市场是一段上坡路，地面有些
坑洼，需用绳子把菜筐四周围拢，拴在板车的
柄上，才不会散落。
“快点啊！打个疙瘩都要半天吗？”男人
不耐烦了，声音高了八度，对着大男孩就是一
顿吼，“像你这样慢摇摇的，全家只有喝风！”
他愤愤地瞪了大男孩一眼。
这训斥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响亮。那

声音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头，仿佛也唤
回了我儿时放羊时挨过的那些呵斥。
我仔细打量这个男孩，看起来比我家儿

子稍大些，约十六七岁。头发略显蓬乱，眉目
俊朗，眼神坚定，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沉
稳。面对父亲焦躁的呵斥，他低着头，手指默
默地打结、搬菜、整理、拴绳，一声不吭。
“啊！——”一声惨叫撕开清晨的宁静。

原来是匆忙关货厢时，大男孩的手被铁皮狠
狠夹住，疼得他双脚狂跳。
我心头一麻，慌忙坐直了身子。
他挥着手又吹又甩。隔着挡风玻璃，我

都能真切感受到那钻心的疼。
男人一把抓过男孩的手，含在嘴里，吸掉

渗出来的血。
小男孩扔下绳子，慌忙爬进驾驶室，旋即

折回身：“爸，给，邦迪！”
“大毛，大毛，怎么啦？！”妇人终于没有忍
住，猛地推开车门，一只脚上赫然缠着厚厚的
白色绷带。绷带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污渍，显
然已有些时日。
“妈，别下来呀！”大男孩快步上前阻止母
亲，强忍着痛连声安慰，“没事没事！一点小
伤！”可强忍的泪水，早已把眼圈憋得通红。
“臭小子！毛毛糙糙的，”男人把邦迪长
时间按在大儿子的指间，最后又轻轻捏了捏，
语气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生硬，“成事不足！”
痛骂间，他的唇齿间仍残留着殷殷血迹。
大男孩很快缓过来了，关上了副驾驶室

的门。
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说话。握着的手

机，再也没有刷下去的心思。
“都小心点儿！”男人发动车之前，扔过来
一句话。
“大毛，小宝，小心哦！”车子启动，妇人挥
挥手，急忙回头喊。
望着小货车后的一路扬尘，我心里泛起

一连串疑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送货，还是
去医院？
留下来的哥俩并无多余的神情。哥哥抬

手快速地擦了擦额头，脱下外套往腰间一捆，
鲜红的毛衣在清晨格外亮眼。瘦小的弟弟，
依旧把衣服扣得严严实实。他们一左一右扶
住推车，向着菜市场的方向进发。
“嘎吱嘎吱——”板车的车轮与地面发出
沉闷的摩擦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而沉
重。看着这一大一小的身影，我心里翻涌着
难以言说的滋味。
远处的体育馆，传来阵阵喝彩；临近小区，

依稀能听见孩子的嬉闹；家里被窝里的孩子，
还安稳地躺着，等着那美味多汁的红烧牛肉。
而眼前这两个孩子，正咬着牙弓腰向前⋯⋯
妻子买好了菜，我接过那鲜嫩的牛肉与

绿油油的菜蔬，没多听她关于市场的絮叨。
我摇下车窗，清冽的风迎面扑来；缓缓抬头，
认真打量这清晨的天空——天色已由淡蓝转
作浅蓝，如一层轻纱笼罩人间，不张扬，不灼
眼，自有沉下来的温良。
在这人世间的一个普通清晨里，有人安

坐车内，有人行走风中。
风再次掠过，天，静得透亮，蓝得澄澈。

人间的活法各有轻重，可每一颗认真生活的
心，都同样滚烫。


